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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于右任诗吟太白山
强文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秦岭牛

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时指出：

“秦岭和合南北、泽被天下，是我国

的中央水塔，是中华民族的祖脉和

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历史上，李

白、杜甫、王维、祖咏等诗人都留下

了歌咏秦岭的诗篇。但真正登上秦

岭之巅太白山并写下诗篇、留下墨

宝的第一人应该是民国大诗人、书

法家、爱国老人于右任先生。1933

年 6 月，于右任与友人一起登上秦

岭主峰太白山顶，一路对太白名山

多有吟咏、题赠，写下了长达 198

句、 1700 余字的长诗，为太白山留

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

于右任为何要登太白山？
于右任是陕西三原人，青年

时代即投身于反对清政府腐朽统

治的斗争。在上海，他创办了《神州

日报》，以打倒清政府建立民国为

宗旨开展革命宣传活动。由于受到

清政府的查封，他将报纸先后易名

《民呼报》《民吁报》《民立报》，继续

坚持开展民主革命斗争，可谓是当

初元老级的人物。他创办了复旦

大学、上海大学、西北农林专科学

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他也是

一位诗人，青年时代曾自编印行了

《半哭半笑楼诗草》。1929 年，上海

世界书局出版了他的《右任诗存》。

他的晚年诗作《望大陆》长歌当哭，

抒发了他怀念家乡的赤子情怀。他

还是一位书法大家，他的魏碑书法

以及他研究、创立的标准草书影响

深远。

出于对家乡山河的热爱，

1932 年 9 月，时任国民政府监察

院院长的于右任回到陕西，与时任

陕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以及张

继、杨虎城相约翌年夏天一起登太

白山。

但到了第二年夏天，邵力子

由于骑马受伤，加之于右任又在上

海养病，登太白山之约一时难以实

现。直到 6 月 14 日，于右任病愈回

到陕西，与邵力子重叙旧约，邵毅

然决定同行。于是，于右任匆匆回

了一趟三原老家，他们相约在西北

农林专科学校聚齐后一起登山，这

才有了这次太白山之行。

于右任与谁一起登太白山？
和于右任一起登太白山的有

邵力子及夫人傅学文，原陕西建设

厅厅长雷宝华（字孝实）的新婚夫

人陆望之，还有原西北农林专科学

校教授、林场主任、德国林业专家

芬茨尔博士和他的助手张悔初、白

超然。

邵力子（1882-1967 年），浙江

绍兴人，1905 年在上海复旦公学

结识于右任，成为莫逆之交。后和于

右任一起办《神州日报》及《民呼报》

《民吁报》《民立报》，又一起创办上

海大学，他和于右任政治立场一致，

共同致力于民族民主革命。1933

年，邵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于右任回

陕，他自然陪同老朋友一起登山。邵

的夫人傅学文曾就读于上海大同大

学、莫斯科中山大学，1931 年与邵

力子结婚。她后来在陕西创办了西

京助产学校，抗战期间，在重庆创办

了复旦附小，一生为我国妇女儿童

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陆望之则是

傅学文的同学。芬茨尔博士 1933 年

4 月第二次来中国，被西北农林专

科学校聘为教授兼林场主任，并加

入了中国籍。他在中国工作 6年多，

对中国尤其是陕西森林事业的发展

和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陕

西林业的奠基石”。

于右任为太白山留下了什么？
登太白山有四条路，于右任他

们一行选择了从眉县营头口上山。

于、邵二位虽已是年过半百，但丝

毫不畏山路崎岖艰险，奋力攀上了

太白山巅峰拔仙台，欣赏了山顶大

太白海、二太白海、三太白海的绮

丽风光，并深深为太白山的美丽景

色所陶醉。除了跋山、赏景，于右任

还为太白山留下了什么呢？

来到太白山的入口处保安宫，

于右任即为之题联一副：

七斗功名八斗智

三分山水七分才

登上大太白海后，他们在太白

殿过夜。太白殿的道士向于右任求

字，于便挥笔题下“风调雨顺 国泰

民安”八个大字，并题诗一首：

风调雨顺神知何？

国泰民安或待予。

劳人欲了公家事，

太白山头读道书。

登山归来，于、邵二人心情仍

难以平静。于右任写下了长诗《太白

山纪游歌》。他在后记中写道：“余

本欲为游记，继思以韵文为之，为易

记也。因成此篇。”虽然这是一首长

达一百多句的长诗，其实也是以韵

文的形式记录了他登太白山的所见

所思，仍然带有游记的性质。

描写太白山的高大雄伟，诗中

写道：巍巍乎太白，高度一万二千

有余尺，虽与博克达汉腾格里诸峰

难比并兮，亦足杰峙于其侧。

高据西北雄且尊，太华少华如

儿孙。李白想象诗两首，东坡趑趄

驻山门，文人学士终古不敢往，年

年朝山而祈灵者，惟有西北困苦之

人民。

登山第一晚，他们宿在蒿坪

寺。作者写夜晚月光之下蒿坪寺周

边的景色：

……胡桃栗树蔽天地。白云明

月自入门，破寺远收万山翠。野棉

花开草亦妍，山石榴繁川献媚。槲

叶已少诗人珍，夜深重读雪木记。

写太白山的云海：

上是青天下白云，人居中间行

自在。数百里中铺一色，如脂如绵

变成彩。又如远海不尽之波涛，大

起大伏弥复载。

第四天经过文公庙，于右任突

然想到韩愈被贬过秦岭的诗句，遂

化而用之并发出了救国的呼喊：

四日路经文公庙，向天掀髯发

一笑。一封朝奏天下惊，夕贬潮阳

年已耄。云横秦岭家未知，骨委漳

江国难报……

国族于今危复危，

默默而亡有明戒。

终于登上山顶，且看于翁对三

个太白海的描述：

忽然路转复云起，大太白海在

眼底。万朵祥云迎我来，净水童子

应时至。风云变幻万千端，高下楼

阁涌目前……

二太白海无真面，神帐子（道

士称云雾）中露一半。三太白海如

玉人，山作翠屏形团扇。

读于右任的诗，既有李白《蜀

道难》一样的气势和丰富的想象，

又有白居易《琵琶行》一样的节奏

和韵律，连绵不绝，气象万千。

一道登山的邵力子游山四日

后也写下了 13000 字的长篇游记

《登太白山的感想》。1935 年，西北

周报社将于、邵二先生的诗、文集

印刷出版。有趣的是，网上这本小

册子已被炒到 2万元的高价。

于右任此次太白山之行，还拜

谒了眉县横渠书院的张载祠。于右

任曾受教于清末关学传人刘古愚，

与吴宓、张季鸾并称为关学余脉。作

为关学传人，于右任为张载祠题写

了“母校千秋”牌匾，并题联一副：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

于右任在他的书法创作中也

多次书写张载的“四为”等内容。

我与宝鸡解放的故事
口述/ 马世明 整理/ 苜华

我叫马世明，陈仓区县功镇

焦峪沟村马家园子人。祖上在清

朝时曾是大户人家。县功镇民间

流传一句谚语：“张家房，马家墙，

王家石条丈二长，强家有个中和

堂。”马家墙就是指我们家族的院

墙。我的姑姑马仞兰 1914 年遭路

过县功的匪徒枪杀，死前曾写下

八首绝命诗，被世人称颂。

1927 年我出生时，家道已经

中落，父母亲是老实巴交的贫苦

农民。我上过三年学，后来因为交

不起学费，只好辍学回家，跟着父

辈们干庄稼活。旧社会的庄稼人

很苦，父亲总想叫我出人头地。在

我二十岁那年，他托亲戚帮忙，

给我在县功小学谋了个杂工的差

事。我每天负责打铃、扫地、端茶

倒水。时任校长王志强是一个很

有学问的人，经常偷偷召集老师

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也常跟着

听，觉得十分新奇。

1949 年 7 月 14 日 宝 鸡 解

放，县功也在同一天解放，王志强

校长这才公开了他地下党员的身

份。王校长鼓励我参加游击队，说

我长得魁梧，人又机灵，一定能有

大出息。在王校长的介绍下，我于

7 月 16 日加入了本区游击队。

宝鸡解放当天，马鸿逵、马

步芳从咸阳向西北方向逃窜，解

放军大部队从县功北上，向陇县

进发。   

加入游击队让我异常兴奋，

梦想自己能在与国民党军的斗

争中冲锋陷阵、杀敌立功。7 月

16 日，游击队接到命令去解放千

阳。终于有了打仗的机会，我高

兴极了。游击队走小路翻过千阳

岭，到达千阳县城才知道，县城

没有驻扎国民党部队，宝鸡解放

的消息一传过来，那些地方武装

早就作鸟兽散了。游击队轻松地

占领了千阳。

我们又接到向陇县进发、配

合解放军消灭马步芳驻军的命

令。英雄的梦想使我行军的步子

又急又快。

7 月 25 日，彭德怀率领的第

一兵团占领陇县南塬边、北山，盘

踞在县城的马继援（马步芳之子）

骑兵十四旅和地方自卫团仓皇向

西逃窜至固关、关山、马鹿一带，

妄图凭借山险负隅顽抗。

7 月 28 日，固关战斗打响。游

击队作为预备队，在战场附近待

命。激烈的枪声和轰隆隆的炮声

就在不远处，震人心魄又让人热

血沸腾。

7 月 29 日下午，枪炮声平息，

固关战斗取得了绝对胜利。马步

芳的“精锐铁骑”和地方自卫团

3000 多人葬身山谷。

游击队奉命前往固关打扫战

场。那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惨烈

场景 ：尸体横七竖八地布满山谷，

有的解放军战士与敌人抱在一

起，有的国民党骑兵死了还骑在

马上，硝烟尚未散尽，战场上还有

滚滚浓烟。时值七月酷暑天气，许

多尸体开始腐烂，散发着难闻的

气味。我们把武器捡拾起来，用汽

车拉回陇县县城，尸首一一就地

掩埋。

固关战斗之后，游击队被编

入陇县县大队，我被选去给陇县

公安局长当警卫员。

陇县各地刚刚解放，时局还

很不稳定，经常有国民党残部或

土匪骚扰政府和老百姓。有一

天，公安局接到线人提供的情

报，活跃在拓石、赤沙和香泉一

带的土匪晚上将在香泉天宝村的

一个窑洞里集会，县公安局认为

是剿匪的好时机，就派了一支队

伍秘密前往。我身手敏捷，枪打

得好，被第一个抽上了。部队早

晨出发，从陇县八渡镇抄小路，

赶在下午来到了土匪将要聚会

的窑洞附近。时间还早，窑洞前

空无一人。我们就潜伏在离窑洞

不远的一处洼地里。队长说，时间

还早，大家休息一会儿。我就躺下

了，怀里还抱着冲锋枪。因为上午

赶了几十里山路，困乏极了，不

久就沉沉地睡去。

突然感觉有人推我，我醒了，

天已黑，一时闹不清自己在哪里。

队长说准备战斗，我才一个激灵

翻身朝目标方向张望，只见窑洞

里的灯亮了。队长小声说，出发。

我一下子来了精神，爬起来就往

前冲。

小分队悄悄地朝窑洞包抄过

去，我第一个到达窑门口，耳朵贴

在门上听了听，窑洞里很安静，不

像聚会的样子。我回头看看队长，

队长示意打开门。我把子弹推上

膛，一脚踹开窑门冲了进去。

“不许动，举起手来！”我大

喝一声。原来窑里只有一个土匪，

正躺在窑门口的炕上就着油灯抽

大烟。我手里黑洞洞的枪口对着

他，土匪一下子惊呆了，愣在那里

半天都不动。

战友们把土匪绑了，连夜押

回陇县，关在了娘娘庙派出所。

半年后，陇县公安局长调任

宝鸡专区公安处长，我也随首长

到了宝鸡。

1950 年 4 月，国民党残部纠

集土匪，啸聚在陇县固关、马鹿，

进行暗杀、抢劫等破坏活动。我跟

随处长前往陇县平息匪患。在一

次追击匪徒的行动中，我策马在

关山坡地疾驰，山坡上树大林密，

不小心被一根横向伸展的树枝挂

着了脖子，仰面从马上摔下来，跌

得头破血流。

在我养伤期间，公安处长被

调到青海，我因为身体尚未康复

就没有跟着去。

伤愈后，我又为新来的处长

当警卫员，新处长不久之后调离，

我就成了宝鸡公安部队的一名普

通战士，后来又当了班长。

1955 年，我退伍回乡，本来

想回家老老实实务农，没想到组

织上安排我去陇县双白杨乡当乡

长。我当时认为自己能力低，胜任

不了乡长职务，不大情愿。找我谈

话的同志鼓励我说，你当过兵，受

党教育多年，去吧，你没问题。我

就这样当了乡长。

双白杨乡属于小乡，乡政府

算上书记、我、通信员一共才三个

人。每天吃饭都去农民家里吃派

饭。我从 1949 年 7 月到 1956 年

没有拿过工资，那时所有人都没

有工资，大家都觉得很正常。我们

到农民家里吃饭也不给钱，农民

都很热情好客，我和几个管过饭

的乡亲还成了终生的好朋友。

陈仓荟萃

1948 年 4 月，西北野战军实施西府战役后，过千河北返边区。（资料图）

太白山美景  孙海 摄


